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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论

道 器

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 ”盖道自

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

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

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

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成，参伍错综，阴

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

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

修身为本。

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

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

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至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

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

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

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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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

“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

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

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

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

有实 虚者，器也。合之，则本实者，道也，实中有虚 末

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

致诸门，如一切汽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

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

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

约。五方俱人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

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

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

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

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

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

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

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

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议 　　院 上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夫子谓：

“人情者，圣人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此其说谁能行之？其惟

泰西之议院。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

行政，一秉至公。法诚恳，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

隔阂，志必乖违。力以权分，权分而力弱。虽立乎万国公法之

中，必仍至于不公不法，环起而凌蔑之。故欲藉公法以维大局，

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错，询谋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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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

德同心。此所以交际邻封，有我薄人，无人薄我。人第见其士马

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不知其折冲

御侮，合众志以成城，致治固有本也。

考议政院各国微有不同。大约不离乎分上下院者，近是。上

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部大臣任之，取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

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取其近于民也。选举之法，唯从公众。遇

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君，以决

从违。如意见参差，则两院重议，务臻妥协，而后从之。凡军国

大政，君秉其权。转饷度之，民肩其任。无论筹费若干，议院定

之，其庶民从之。纵征赋过重，民无怨咨，以为当共仔肩襄办军

务。设无议院，民志能如是乎？

然博采旁参，美国议院则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法国议

院不免叫嚣之风，其人习气使然。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莫如

英德两国议院之制。英之上议院，人无定额，多寡之数因时损

益。盖官不必备，惟其贤也。其员皆以王公侯伯子男及大教师与

苏格兰世爵为之。每七年逐渐更易，世爵则任之终身。下议院议

员则皆有民间公举，以示薄罚。下议院为政令之所出，其事最

繁。员亦较多，大约以四五百人为率。惟礼拜日得告休沐，余日

悉开院议事。大暑前后，则散院，避暑于乡间，立冬或立春则再

开院。议员无论早暮，皆得见君主。上议院人员独见，下议院人

员旅见。议院坐次：宰相大臣等同心者居院长之右，不同心者居

左，中立者则居前横坐，各国公使入听者皆坐楼上。德之规制，

大概亦同。

盖有议院揽庶政之纲领，而后君相臣民之气通。上下堂帘之

隔去，举国之心志如一，百端皆有条不紊。为其君者恭已南面而

已。故自有议院而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

大小官司无所御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

亡，一朝而灭也。

中国历代帝王继统，分有常尊，然而明良喜起，吁咈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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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略分言情，各抒所见。所以《洪范》稽疑，谋及庶人；盘庚

迁都，咨于有众。盖上下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天生民而立之

君。君犹舟也，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伊古以来，盛

衰治乱之机总此矣。况今日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

不得不律之以公法。欲公法之足恃，必先立议院，达民情，而后

能张国威，御外侮。《孙子》曰：“道者，使民与上同欲，可与之

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即英国而论，蕞尔三岛，地不足当中国数省之大，民不足当

中国数省之繁，而土宇日辟，威行四海，卓然为欧西省国者，岂

有他哉？议院兴而民志合、民气强耳。

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

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

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

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显违公法哉？故议院者，

大用则大效，小用则小效者也。

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

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

人，贤否难逃公论。且选举虽日以众，而举主非人本籍至十年以

后及年届三十并有财产身家善读书负名望者亦不得出名保举议

员。其杜弊之严又如此。

考泰西定例，议员之论，刊布无隐。朝议一事，夕登日报，

俾众咸知。论是则交誉之，论非则群毁之。本斯民直道之公，为

一国取贤之准。人才辈出，国之兴也勃焉。诚能本中国乡举里选

之制，参 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泰西投

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英奇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

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

情谊交孚。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赏罚。而四海之大，万民之

众，同甘共苦，先忧后乐，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

患之，敢相陵侮哉？

或曰：汉之议郎，唐宋以来之台谏御史，非即今西国之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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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知爵禄锡诸君上，则未必能尽知人之明，品第出于高门，

则不能悉通斯民之隐。而素行不可考，智愚贤否不能一律，则营

私植党，沽名罔利之弊生焉。何若议院，官绅均匀，普遍举自民

间，则草茅之疾苦周知，彼此之偏私悉泯，其情通而不郁其意，

公而无私，诸利皆兴，而诸弊皆去乎？

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

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华而自安卑弱

不欲富国强兵为天下之望国也，则亦已耳；苟欲安内攘外，君国

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升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

今之公卿大夫，墨守陈编，知古而不知今。游士后生，浪读

西书，知今而不知古。二者偏执，交相弊也。夫中国生齿四百

兆，其中岂无一二通才洞悉古今利弊，统筹中外局势，思欲斟酌

损益，为国家立富强之基？顾其人类多斧柯莫假，见用无由。即

幸而事权在握，自谓可一展其才，然和衷少而掣肘多，往往创办

一事，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

书满箧。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

心，而国亦日趋于不振矣。

西人谓我中国人材通病：京官曰畏葸、曰琐屑，外官曰敷

衍、曰颟顸。畏葸者，同官互相推委，不肯任怨，遇事动辄请

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折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

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

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是

也。夫畏葸也，琐屑也，敷衍也，颟顸也，皆弊之太甚，而不可

不去者也。去之之道奈何？请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

功。

议 　　院 下

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

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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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尝阅万国史鉴，考究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大

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君主者权偏于

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

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

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

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

试观英国弹丸之地，女主当国，用人行政皆恃上下院议员经

理，比年得人土地已二十倍其本国，议院之明效大验，有如此

者。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步趋西国，凌侮中华。而犹谓议院

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

功也。何则？泰西各国近代学校盛行，无人不学。且中外利弊登

诸日报，妇孺皆知。凡有病于民者如公禀政府，改革无不俯顺舆

情。非昔日只顾在上者之权势，而不顾其民之疾苦也。

英国马恳西《史记》，论欧洲各国上代亦以权势治民，其民

迫求在上者改章易法，不许，则必有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者

矣。

普鲁士本专以君权治国者也，乃为君权最重之拿破仑制其死

命。普相赐德鹰伯爵忧之，以计笼络通国之人，使抗拿破仑。嘉

庆十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特设一会，名曰良民会。未几，

通国绅士皆入其会，会中所订章程，其最善者为允许其民日后可

自立报馆，任意议论政事。国家议员亦由民间公举。因而，良民

会之权亦因之以重，至其权力之从何而起，则终不轻泄于外也。

普国既立良民会，嘉庆十八年（西历一千八百十三年），日

耳曼列邦同具是心，猝然合而为一，以逐拿破仑。日耳曼、奥斯

马加、俄罗斯、波澜、希腊、法兰西、西班牙诸国，人皆苦人君

治国专恃权势，若不改旧章，不得不潜自立会，藉以整顿国家，

乃允以立，君民共主之。国会党即自然解散，匿迹销声。

查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

事。今各处大会党不在欧西而在欧东。如俄罗斯一国，仍以权势

治民，故有尼希利会党。十余年来，不但愚人入其会，贤者亦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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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列名于会中。其意谓民间受苦过深，故不但俄皇之大权在所必

去，即凡兵士教会产业家室素所有者，全欲去其旧而谋其新，俟

其铲除净尽，然后民间重联相爱相助之欢，国势振兴，必远胜于

曩日云云。此会中忿激过甚之言也。其余则大半无异心，故能去

其积习，不专恃权势而学欧西之体贴民情，上下自胥安矣。

考之欧洲各国上下议院，近年新订公举章程，法兰西上议院

员由上议院自举者四分之一，由通国二十一岁以上人公举之议员

转举者四分之三，下议院员为通国中二十一岁以上人所公举。比

利时上议院员由每年纳赋合华银六两以上之众民公举，下议院员

同上议院。奥斯马加上议院员有君所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

凡民间年二十四岁以上、薄有田产者，皆可公举。恒加利上议院

员大半世袭，下议院员年二十岁以上之民每年纳赋合华银三两二

钱者，皆可公举。

普鲁士上议院员大半世袭，亦有君所命者，下议院员年二十

五岁以上之民按纳粮之额数以分举官之员数。日耳曼联邦上议院

员各小邦政府所举，下议院员比户可举。丹墨上议院员有为王所

命者，其大半则由民间公请下议院所举，下议院员年三十岁以上

之民所举。英吉利上议院员有君命者，有世袭者，下议院员凡民

已纳赋赈贫者，比户可举。意大利上议院员君命之，下议院员凡

民年二十岁以上每年纳赋合华银四两者，皆得举。

希腊仅有一议院，其议员皆成丁以上之民所举。葡萄牙上议

院员有君命者，有民间公请下议院员公举者，下议院员凡民一年

中人款在华银八十两以上者，皆可举。荷兰上议院员各省会所

举，下议院员凡二十三岁以上纳赋华银六两以上之民皆得举。俄

罗斯无议院，大权皆操之于君。日斯巴尼亚上议院员君与各大会

馆所举，下议院员“举官会”所举。瑞士上议院员各省会所举，

下议院员凡男子年二十一岁以上者所举。挪威仅有一议院，其议

员分作两班，凡民二十五岁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一百三十二两者，

皆可举。瑞典上议院员各大会馆所举，下议院员凡民年二十一岁

以上有田产值华银二百二十四两者，皆可举。塞尔维亚上议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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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命之，下议院员凡年二十一岁以上之纳赋人所举。罗美尼亚上

议院员有田产若干者即可举，下议院员凡民成丁能识字者即可

举。

议院之设原以示大公无我、上下一体也。西国以公议堂为政

事之根本。既有议院，君不得虐民，而民自忠于奉上。猗欤休

哉，此三代以上之遗风也。

公 举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

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

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悌、力

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

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

人，使不能赡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

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已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

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

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

生疏，情愿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

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

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

其兴利除弊也。

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

以害地方。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

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

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惬，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

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

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

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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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

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

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

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

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而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

恶，胥藉委员以达之。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

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

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顾其例偏重于举

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

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

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

者，皆不预其列。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甚善，亦由泰西学校

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

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

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

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

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

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

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

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

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

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德，帷帝

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以言貌取人者，不失之伪，

则失之诬。

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

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

面，则又何从而知之？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

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

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

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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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深浅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

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握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

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

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传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

乎？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

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

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 君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

身。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

君人也，勤民至矣。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

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其原故，良由名分

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

君者何事也。或藉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

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

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

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

立，新法不准行。乃愈压而民愈乱，乃变群民平权之政，而国始

敉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

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

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

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

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

袭，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向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

也。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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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

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

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瞆，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

已！

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

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

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

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

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须受无

贰。”呜呼！信如斯也，则是天下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

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

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

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郁久猝发，

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呼！孰使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

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

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

已极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

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何则？君之有民，犹

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

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

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资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

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

为百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

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

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

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

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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惓焉瘁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

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

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符。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

冥然之 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一念而成此恝

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

何？则曰：无难也。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

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

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

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意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

者毋日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日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

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

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

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

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

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

一莠民。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

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

故知君人者，欿然视已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

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

噫！

自　　　强　 论

中国当此危极之时，而求安图治，上下皆知非自强不可。而

自强非变法不可。论者谓变法之易，莫如专制政治。所言不为无

见。然蒙谓专制政治，究不如立君政治之公。何则？专制政治即

君主之国乾纲独断，令出而人莫敢违。是惟开创之君圣神英武、

知人善任，百官不敢舞弊，书吏不敢营私，虽用压力而天下治

安。若在守成之主，暴虐淫逸，昏昧无知，全恃威重，不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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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坐使奸蠹弄权，吏胥骫法，而天下大乱。观汉高祖之所以

兴，秦二世之所以亡，可知治乱之原矣。

立君政治者，即君民共主之。国政出议院，公是公非。朝野

上无暴虐之政，下无篡逆之谋。英德二国一心，君民同体。 驯致

富强，日本变法，借材异域，比利士、瑞士列入万国保护之中，

遵斯道耳。

古云：“有治人而后有治法 ”可与专制政治互相发明。惟纯

常子《自强论》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则与立君政治为近

矣。

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

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艺，讲

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

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护圆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

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

、《危言》中分类论及。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

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福

尊荣保其禄位。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无论如何，美政由朝廷饬

下督抚，由督抚饬下司道，由司道饬下府县，府县召书吏以一纸

告示城乡，略加新名，饰耳目，此外寂无举动矣。甚或前任所

为，后任裁撤。虽创之费巨，成之日久，皆所勿恤。此由于中国

从无立君政治耳。

夫立君政治除俄土二国外，文明诸国无不从同。查日本宪

法，系本其国之成法，而参以西法。中国亟宜仿行，以期安攘。

或谓恐失君权，不知君主之国如英德，议院所议之事与君不合

者，可置不行。昔英儒矮利斯镈路氏云：“政府之强大，古则尚

利，今则尚德。反是，则势涣国衰。故皆设宪法而开议院。”沪

上葡萄牙国总领事华君告余曰：“中国欲拒外侮，务在合群。我

国穷民少，全得此益。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上下离心。”篇中拟

立宪法，冀当轴者合群图治，以顺人心。虽参用西法，实亦三代

之遗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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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论普国中兴事略》《胶报

中国不能自强，由于人心无耻，人心无耻，由于士大夫不明

“行己有耻”及原宪问耻之旨。孔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

谷。”谷，非贪脏枉法之谓。凡不能进贤退佞、安内攘外，而徒

以小廉曲谨、安常习故者，皆耻也。昔普鲁士耻为法人所困，发

愤维新，转弱为强。采其往事，为我今鉴，知守旧之非策，作维

新之忠告也。

第一章，论普国败弱之故。普国从前亦主守旧之说，其前皇

有名飞芝喜者，声名洋溢欧洲，亦如中国之有尧舜禹汤文武也。

飞芝喜时，国势强盛，政教修明，所立制度，后人皆遵守之，亦

如中国之言法古，称述唐虞三代之制度也。

普国之人以为遵守遗法已足治国，不知因时更新，所以致弱

之故实缘于此。普国从前君权太重，权操于官，民无议政之权。

故于州郡城乡地方之事，民以为此官吏之责，非吾百姓事也，虽

甚弛废，亦度外置之，若于已无预者。世爵之家役农民如奴隶，

亦如中国八旗之制，满洲庄头相似。凡普国之民，其父为某世爵

属下之人，其子孙即永为所属，非经主人允许，不得擅与别人工

作。为主人作工，不给工值。子女长成，非禀主人之命，不得擅

婚嫁。田土皆属于主，民不得而私。故当时农民不肯培壅田亩，

以为此乃世爵主人之田，非我之物也。当是时，普国之民皆不顾

公家之急。

第二章，论普败于法，受迫挟之事。普兵在燕拿城大败于

法。一千八百七年七月初九日立和约于提耳息。法皇拿破仑迫

胁，普国无爱国之心，故国势涣散，百弊丛生，浸弱之由非一日

矣。第二，割其地大半，责偿军饷一百四十兆佛朗克，驻兵普

京，俟偿款清而后退。普地不许增筑炮台，其原有之炮台，每台

限炮若干口，不得增设。通国兵额只准四万二千名，不许增兵。

其挟制普国至矣！今吾中国受人挟制，未必过于法之待普也。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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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迫胁，尚可复强，中国何必丧志哉！

第三章，论普国丧败之后，人心尽变，实为中兴强盛之本。

提耳息立和约之时，普国群臣以普后饶才智，且善说辞，故奉以

主和议。后名雷细，即德前皇大威廉之母也。拿破仑索偿款奢，

后哀求少减，拿破仑不允，且谓之曰：“汝德人何敢与我战乎？”

后叹曰：“悔我等徒倚赖前皇飞芝喜之声名，而不知子孙之不如

祖宗也！”普后此等语民至今述之。

今中国人心才艺皆不及古，今之敌国又强于古，而犹欲墨守

旧法，岂非普后所长叹息者耶？自普后有此说，普国君臣皆知旧

法不足恃，乃刻意图新，开民智慧，使举国之民皆通达国事。又

破除旧制，令凡民皆有自主之权。是时世爵巨族咸大不便，群起

抗阻，而普政府毅然行之。遴选议员入议院，举国之民咸有议政

之权，政府为之主持而已。于是民心大变，视国事如己事，勃然

生忠君爱国之心。国有大事，皆竭其心力，输其财产，以济公家

之急。普国之强实基于此也。

第四章，论普国反弱为强之事。普国自行新政，开民权，举

国人心尽变。自君至民皆卧薪尝胆，以雪国耻为务。普皇减侍

从，节衣食，所食之物与平民等，有卫文公布衣帛冠之风。卖御

厩之马过半，以充公用，凡宫内金银器物皆溶以铸钱。皇后亦撤

簪珥以输国库，大臣百官皆自请减俸。民间涌跃输将，税增而民

不怨。凡民皆务节俭，尽以其余财供国用。民间妇女亦典卖衣饰

以输纳于国。上下一心，无贵无贱，皆输财佐国。不及一年，而

法人所索之军饷已如数偿补。盖当一千八百零八年时，已偿款清

还，法兵退出普京矣。

法兵既退，乃潜修战备。炮台不能增，则暗为修理之；兵额

不能增，则勤训练而速更代之。故兵额虽不过四万二千，而不及

三年已有精兵十五万矣。凡武员年老者休致之，而量予养廉之

俸，其庸懦不职者胥汰之。立以民为兵之制，举国之民皆隶军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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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训练，虽贵介子弟、文学博士，亦不能免，而民亦乐为国效

死。自此以后，兵之品始尊贵矣。潜购枪炮、新式军械，又自制

之，戎器械备充实，而法人尚未之知。

于是，一千八百十三年十月十九日，联俄奥之师败法兵于来

积城，又于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华打罗地方与英国合兵

大败拿破仑，而挫法人之势。自是以后，普日强盛，至一千八百

七十年普法之战，虏法皇，返侵地，而大仇胥复，遂为地球中第

一等强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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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纯常子《自强论》

古语有之曰：“有治人而后有治法。”今则不然，有治法而后

有治人。如无现用之官制，现行之条教，求其有一得之效，虽旷

时废日，必无成焉。夫从古君治之国，何尝不治？必谓中国不治

由压力太重，则不知古之学也。秦人能用压力，过此以往，非创

业之君，何尝有权？惟政府自保其富贵，臣民共乐于苟且，以是

相延相宕，以阅二千余年，殆几几于无法之国。今试使房杜为

相，孙吴为将，而仍用今日之制度，果足以富强而与各国争抗

乎？

故今之事，一言以断之，曰：“先变法而求人才以守之。君

主民主之说，中国此时无暇论及，一二百年后百端之说并作，以

君主为是者有之，以民主为是者亦有之，视其时民之材智如何，

国之盛衰如何，然后有可说耳。

吾愿论自强者，当求所以然之故，勿为一二新论所锢，勿袭一二

陈言而自以为得，事事取各国之成案而后立议，则中国庶有豸

乎？吾不喜顽因之守旧，吾尤不喜空浮之言，新作《自强论》以

质之。

公 法

公法者，万国之大和约也。中国为五洲冠冕，开辟最先。唐

虞三代相承，为封建之天下。秦并六国，改为郡县，历汉唐以迄

今，莫之或易。其间可得而变易者，宗子之封藩，疆域之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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